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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书房
汤素兰《绣虎少年》

““夜航星夜航星””照亮少年理想之路照亮少年理想之路
□胡天意

近年来，汤素兰坚守儿童本位，以开放的姿态广

泛吸纳各种思想和写作素材，不断挑战自我，寻求创

新，创作出有独特中国韵味的儿童文学作品。

新作《绣虎少年》是一部有诗意和情怀的作品，

作家聚焦于身患残疾的少年梓屹，用晓畅的语言描

述了他的成长之路。梓屹在两岁时感染了骨髓灰质

炎，病毒严重影响了他的运动神经，造成了梓屹身体

畸形、行动不便，也让全家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在成长道路上，梓屹遭受了各种打击，被同学嘲

笑、奚落、忽视，说他是朋友的“陪衬人”，他时常感到

灰暗和沮丧，甚至萌发过放弃生命的想法。但是在

爱他的亲人、老师、朋友和小狗的陪伴和鼓励下，梓

屹并没有因生活的打击而倒下，仍寻找着生命的意

义，直至他在奶奶的牵念中与湘绣相遇，梦想才开始

闪闪发光。乳虎啸谷，百兽震惶，梓屹用鬅毛针创造

的作品《稚君》——这只在漫天雪花中欢跳的小老虎

也正是不屈从于命运的梓屹的真实写照。正如罗

曼·罗兰所言，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

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作家细致入微地刻画

了梓屹的成长过程，挖掘出了人在面对不可回避的

痛苦时的生命韧性之美，并向读者呈现出了梓屹顽

强不屈的心灵成长图景。

《绣虎少年》中，梓屹虽然身体有缺陷，但在成长

路途中他比常人更执着地追求完整和完美，对自己

所热爱的事业表现出异常的坚定和勤奋。每天梓屹

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悄悄描《手工刺绣图样100》，直

到把硫酸纸全都用完，又一本接着一本用图画书画

画。当爷爷对梓屹说绣花是女孩子做的事的时候，

梓屹坚定地反驳爷爷，仍执着地去做自己喜欢的

事。班主任劝梓屹以优异的成绩走普通高考道路，

这样以后选择工作的余地会更大，未来也更安稳，但

梓屹明白自己心底热爱美术，哪怕艺考有难度，他也

愿意尝试，并不肯在世俗的压力下仅为谋生而活。

在身体缺陷和精神坚韧的对照下，作品具有感人又

强大的阅读吸引力，让读者紧紧跟随梓屹的成长，打

破残疾人在社会固有观念下的自我限定，去追求更

远更高的自我价值实现。

作品呼吁社会上应该有“残疾人友好”的立场。

一方面，作家以平视的姿态体察残疾人的生存状态，

细腻地表达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诸多不

便，将他们内心深处的微妙情感举重若轻地表现出

来。儿童文学作家在作品中的表达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孩子们的价值观。作家敏锐地觉察到，残疾人在

社会中往往容易被边缘化，正在经历成长期的残疾

儿童更是极易感到自卑和自我放弃。作品有着强烈

的责任感，不仅呼吁社会上的成人应当正视孩子内

心的复杂情感世界，同时提醒残疾人的亲友更要考

虑到残疾群体普遍存在的困境，给予他们更多的包

容和爱。

不同于市场上常见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不同于

《阿莲》中展现的女性主义视角，在《绣虎少年》中，作

家鲜明地表达了男女自由平等的观念，鼓励倡导每

个人都应勇敢追求自己热爱的事物，不应当受到性

别、身体的限制。每个个体都应该享有追求自我和

热爱之物的自由，我们也应当摒弃刻板印象，打破陈

规旧念，去关注每个个体焕发出的独特光彩。这不

仅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

重要体现。

《绣虎少年》巧妙地运用了多重视角、倒叙与插

叙相结合的手法，深刻地描绘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

波澜壮阔的变迁以及三代人跌宕起伏的命运。作品

聚焦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绣的传承与创新，

展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宏大的时空跨度和双线

交错的主题，使得这部作品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和

现实的冲击力。《姐姐》一章中，奶奶唱了一首和月亮

相关的民谣：“月亮粑粑，肚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

菜，肚里坐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肚里坐个姑娘；姑

娘出来绣花，绣杂糍粑；糍粑跌得井里，变杂蛤蟆；蛤

蟆伸脚，变杂喜鹊；喜鹊上树，变杂斑鸠。”这是在湖

南耳熟能详的民谣，在湖南方言中，“粑粑”的意思是

饼，而“月亮粑粑”则是形容月亮像饼一样，民谣中将

月亮想象成有生命的存在，极富童趣。富有地方风

味的民间童谣是民风民俗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如同轻盈浪漫的羽毛穿插在作品中，使之厚重而不

沉重。

汤素兰擅写童话，在处理现实题材时仍保留童

话的笔法。一方面，童话的元素作为梦境的形式展

现出来，在《姐姐》一章中，榕方在睡前祈祷能像西方

童话《野天鹅》中的艾丽莎一样遇见善良的老婆婆救

助弟弟，睡觉做梦都在找方法，但在梦里想求助的

“白胡子老头”“仙女”“巫婆”却还没来得及提问就一

一消失在眼前。梦境是潜意识的反映，姐姐榕方频

繁梦到和现实生活相差甚远的童话人物，并且渴求

得到他们的帮助是天真的，但同时也体现了榕方想

要弟弟好起来的迫切愿望。此外，童话中的无所不

能和现实的无能为力进行对比，从梦里哭着醒来的

榕方也代表了美好的童话愿望在遭遇到冰冷现实时

极易破碎，让读者既感受到奇特的童话美感，又被其

背后所暗含的忧伤所打动。另一方面，作家运用童

话元素来描写日常常见的生活事物。比如在《落水》

一章中：“墨绿色的球台闪着亚光，相比学校的水泥

球台，简直像白天鹅和丑小鸭。”用童话里的形象“白

天鹅”“丑小鸭”来进行对比，贴切地写出新旧乒乓球

台的区别。又如在《雪人》一章中：“田野盖上了白色

的雪被，像巨人家铺着雪白亚麻布的大餐桌。田野

里间或有几方池塘，因为雪落进池塘里融化了，池塘

在一片白色里呈现黑色，特别显眼，就像巨人在大餐

桌上放了几个乌木茶盘。”作家运用独特的童话意象

组织故事，富有新意向读者勾勒出一幅奇幻浪漫的

乡村雪景图，童话中的巨人和福山村的联系使雪中

村景带了几分温馨可爱的情致。童话元素和现实事

物在小说中融合，让读者在阅读时获得多层次的阅

读体验。

关于“死亡”的书写也是这部作品可圈可点之

处。《绣虎少年》在探讨“死亡”这一主题时，描写得真

切具体，让读者能够感受到直面生命终结的沉重。

爷爷在考试后去接梓屹的下午被一辆超载超速的大

货车撞上，当场罹难。而梓屹得知后感觉“眼前一片

黑暗。从此，在梓屹的记忆里，那天下午的太阳是黑

色的”。但在结尾之处，作家又用极富诗意化的方式

展现了爷爷离世时对梓屹的影响，梓屹创作出毕业

作品《夜航星》表达了对爷爷、小黄和小白兔的纪念，

他们散发出明亮的光，是指引梓屹前进的“夜航星”，

也是他们的温暖和爱，而这绝不会随着他们生命的

结束而消失。而只要这些在生命背后的情感价值存

在，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永恒的。死亡是宇宙间

万物更迭的必然现象。对于孩子们来说，面对分别

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情。正因如此，优秀的儿童文

学作品更应肩负起生命教育的重任，一方面，应当引

导孩子们在阅读中认识到分别的无常，从而更加珍

视与亲人朋友在一起的有限时光，另一方面，应当让

孩子意识到在脆弱无常生命背后仍蕴含了强大情感

力量，而这力量会在亲人离去后伴随着自己一起长

大。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孩子们正确面对生命中的离

别，也能促进他们在情感上的成长。

《绣虎少年》通过梓屹的成长之路，展现了作家

对于弱者深层的关爱，同时，巧妙地描绘了湘绣的独

特魅力，将成长与文化传承的主题结合在一起，为读

者呈现一个多元且富有深度的文学世界。

（作者系湖南师大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绣虎少年》，汤素兰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

社，2024年4月

《绣虎少年》插图

7月 28日，明天出版社、济南市文

旅局、济南广播电视台、信谊图画书主

办的“光阴的故事——文学声音中的轻

轻呼吸”在山东省会大剧院举行。

活动在乐器合奏《光阴的故事》中

拉开序幕，童书内容的创作者、出版者

和朗读者，在声音的叙事里，一起走进

光阴的故事，走进充满诗意与温情的文

学世界，感受生活中那些容易被忽视的

温暖和美好，感受讲述者的真诚与他创

造的世界。

伴随优美舒缓的旋律，朗读者声情

并茂地诵读了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绿

光芒》中的经典篇目《岁月》《童话》《奶

奶》《台灯》《红幕》《春天》。主题讲座环

节，梅子涵表示，作为“光阴的故事”的

讲述者、解读人，也是《绿光芒》的创作

者，他被这样一场朗读盛宴所感动。他

认为，朗读让一个人的声音被世界听

见，让文字和文学在声音里散发出柔

情、力量和诗意，让生命中一切普通的

美变成油画般的永恒。分角色朗读环

节，梅老师和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胡

霞、赵红、徐宁以及小朋友邵语伯为大

家倾情诵读了《朗读家》，告诉孩子们为

什么要学会朗读，引领孩子们懂得即使

自己成为不了朗读家，也可以当一个朗

读者。

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来自塞尔

维亚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和贝尔格莱德

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学生们，他们用流

利的汉语朗读了诗歌《谁最高》，展示出

对汉语和中国文学的热爱。（教鹤然）

许廷旺的新作《送绝影回家》聚焦草原家庭与白马绝

影之间牵动人心的悲欢离合，延展到爷孙三代及多位草

原人物与多个家庭，也套叠讲述了两段人与马之间难忘

的悲剧故事。人与万物之间的理解、尊重，以及生命相通

的情感美德，包括互爱、互信、重义、守诺、利他、共情等，

逐一被温暖诠释。

许廷旺早期的动物小说作品如《马王》《头羊》《野狼》

《苍鹰》《雄豹》《草原犬》等，显现了作家丰厚的草原生活

积累与动物小说创作理念。近年来，他的小说创作体现

出对自我的不断调整与拓展。作品突破了原有动物小说

的写作模式，设置了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并行交织的故

事背景，呈现了更为开阔的生态文学思索。作品重视地

方性经验，圆融地展现了草原地域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地理风貌和民风民俗。

作者有着扎实的草原生活经验，多次在笔下书写马

的形象。与以往相比，这部作品有着明显的创新意味。

作品讲述了一个人类世界中展开的关于马的故事，并非

完全生态视角的动物叙事。作品起于爷爷海勒金、阿爸

金海、少年金帆三代人驱车回到兴安牧点，表弟奔迪的好

友青格里同金帆的初次见面，就引发了摔跤对战，高大、

英俊、经过专业训练的金帆竟然输了。这时，青格里家的

白马绝影出现了。青格里激将金帆骑马，不服输的金帆

被绝影重重摔了下来，青格里冲过去保护金帆，但金帆并

未理解，两个人的“梁子”越结越深。接着，这条叙事线索

按下不表，转而开启绝影的故事。青格里的哥哥青松得

了渐冻症，白马绝影成为他最忠实、贴心的伙伴。贩马的

老吴听说马术队老板海风想重金买好马就想到了绝影。

青松、青格里的爸爸阿其特确实因为青松的病而不断卖马。老吴咬牙出了5万的

高价，借钱凑齐，牵走了绝影。海风长时间不露面、老侯不断上门催债，让老吴苦不

堪言；阿拉塔偷马，又恰好碰到海风，以10万高价卖了绝影。日渐消瘦的绝影让海

风回忆起另一匹从草原买来的烈马的故事，野性十足的它离开草原后，忧郁而终。

海风因此决定放绝影自由，让它回到自己想回的地方。

显然，这是一次具有难度的写作。作品并未聚焦在一个主要人物身上，而是描

绘了人物群像。爷爷海勒金一家三代、绝影的主人阿其特一家两代、老吴一家、老

侯、海风、阿拉塔，都有笔墨塑造，其中的少年形象，有金帆、奔迪、青松、青格里、老

吴的儿子腾吉斯等。事件不是单线推进的故事，而是多线索套叠在一起，主副故事

并行。

作品充盈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带来了另一重阅读新意。从表层看，作品写到

了草原少年们的摔跤、人马合一的驰骋，粗犷刚健，呈现了鲜活的草原民间生活气

息。作品的深层是独具韵味的情感描写，故事情节不是以大量对话推动的，而是用

人物内心独白和微妙的心灵外化描写来推动的。这恰恰呈现了草原人民情感交互

的特点——言辞不多，简洁内敛。很多人物的心理，在当时的情境中写得含蓄，很

难准确揣摩，要等到故事行进下去之后，才能准确体会到人物的所思所想，这种意

味深长的背后是表意的“留白”。

作品中的情感交流方式，也往往是“行胜于言”，常常不采取直接的语言交流，

而是向内转的、静默的、旁观的，很少有命令、强迫，而是等着人物自己体悟，事件自

然去发展。比如目睹孙子金帆与草原孩子青格里起冲突时，爷爷并没有站出来调

解、开导、教育，而是默默观察金帆接下来如何应对，等待他的自我觉悟。这种情感

表达虽是立于旁观者的位置，但内心始终被紧密牵扯着、羁绊着，既具有粗犷的线

条，也显出深沉呵护的内敛。

《送绝影回家》故事深层的情感蕴含是突破家庭、亲情甚至物种的更具情怀的

普世之爱。绝影事件关联的多个人物，都有令人动容的大爱之心。老吴之所以借

钱出高价买绝影，意在为青松治病筹钱；海风重金买绝影，是看出阿拉塔虐待绝影；

在绝影忧郁思乡时，又毅然选择给它自由，是尊重动物的本性。仗义的草原百姓与

质朴的美善情怀，跃然纸上。这便是爷爷经常带着金帆回草原的用意——那经常

默默打量金帆的眼神谜底揭晓：时代向前发展，但“有些东西——品质、精神，不仅

不能丢掉，还要继承、发扬下去”。

作家在作品中融入了万物共生的生态观念，着意描写了青松和他的动物朋友

们的默契交流。它们虽然并不会像人类一样使用语言，但质朴、直接、笃定的信任

令人动容。故事结尾，绝影驮着青松，带着新伙伴们，一起去见大自然中的朋友，大

耳朵跳兔、老獾及小狐狸们欢快地如约而至。作家以文学的形式，以平等敬畏之

心，将这样真挚的生命交流呈现出来，这也是生态文学的精神内核。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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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民的学生 让青春在新时代的广阔天地绽放
（上接第1版）

记录生活、讲述生活，不仅是憧憬和梦
想，更是职责和使命

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文学

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也为广大作家深入了解生活、

做人民的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方式和路径。作家们既可以

深耕某一领域，持续挖掘和书写，也可以在不同身份、不同

职业间辗转腾挪，不断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

从2004年至今，作家吕铮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创作了

《三叉戟》《打击队》《名提》《猎狐行动》等20部长篇小说，这

些小说大多与基层警察的生活有关。吕铮表示，自己是一

名业余创作小说20年的写作者，也是一名从业24年的普

通警察，“为了写好这些警察故事，20年来，我一边当战斗

员，一边当记录员。如2014年至2016年，我完成了两部

‘猎狐’题材作品，期间我以每周一篇的频率，实时对公安部

‘猎狐行动’相关的人物进行采访，记录故事；又如在写作

《三叉戟》前，我采访了数十位基层一线的老民警，倾听他们

的经历和心声，最后塑造出了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等人

物形象。而在为新作《打击队》收集素材时，我也采访了众

多一线的派出所民警”。

吕铮谈到，《打击队》聚焦的是基层民警办案的故事，写

作初衷是向广大读者展现公安机关当下“破小案，保民生”

的鲜活场景，“当下抢劫、故意伤害等‘接触类犯罪’在逐年

减少，电信诈骗、网络犯罪等‘非接触类犯罪’则逐年增多。

为适应时代需求、维护社会平安稳定，‘破小案，保民生’成

为基层警察光荣的职责和使命”。在积累素材的过程中，吕

铮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70多岁的老人到派出所报案，

说自己丢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骑了几十年的老车，早

就不值钱了，但对他而言却意义重大——他曾有个恩爱的

老伴，相濡以沫几十年，后来不幸得了癌症，老人就是用那

辆自行车驮着老伴去医院治疗，风里来雨里去。老伴走后，

那辆车不能再骑了，锈迹斑斑地停在门口，但每当看到它，

就像又见到老伴一样。这段讲述让基层民警们动容，他们

全力以赴，仅用一天时间，就帮老人追回了自行车。老人含

泪送去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朴实无华的几个字，“人民警察

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办案民警的最大褒奖。

“像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它们感染着我，激励我不断

前行，同时也让我明白，只有深入到生活之中，热爱人民，做

人民的学生，才能写出紧跟时代、贴近现实的作品，才能把

更多中国故事讲给读者和观众。这已不仅是我的憧憬和梦

想，而是逐渐成为我的职责和使命。”吕铮说。

作家大头马也曾有过当警察的经历，但与吕铮不同，她

不是专业的公安干警。长期以来，她一直以搜集素材的名

义，深入各行各业体验生活，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寻找契机和

灵感。她在公安局刑警队实习过3年，在红山动物园当过

饲养员，做过网约车司机……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她，始终

对未知的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

“‘做人民的学生’，就是要把抽象的人民具体化，具

体到每一个鲜活生动的人。写作者要自觉去和更多的人

接触，去深度感受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在一次次的体验

和学习中，大头马切身体会到了不同生活的丰富内涵。

“有一次我弄丢了家里的信箱钥匙，请开锁师傅来开锁，

因为觉得他技术很厉害，所以我问他能不能收我当徒

弟。没想到师傅告诉我，学开锁之前，首先要学会怎么做

人。”这让她意识到：“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做什么事情，品

德总是第一位的。”在她看来，作家的工作实质上类似于

信使，作家不仅是讲故事的人，更是现实生活的记录者和

传播者。

时代不断变迁，社会不断发展，但无论怎样变化，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始终

是广大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坚定不移的选择与坚守。在中

国作协“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近6年来的400余个入选

项目中，年龄45岁以下的作家占比超过了四分之一，并且

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时代沸腾，生活火热，广大青年作家正在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践行着为时代放歌、为人民写作的庄严承诺。


